
“
亲

自
…
…”
的
联

想

基
石

偶见 某 部 门 的
一份 工 作 总 结 中 有

“ 领 导 亲 自 过 问 工
作”是 取得 成 绩 的

一条 经 验 云 云 ，读 之不 禁 失 笑 。
领导 亲 自 过 问 工 作 本 是正 常
现象 ，如 果 这 也要 突 出 ，那
么领 导 亲 自 吃 饭、亲 自 上 厕
所，岂 不 同 样 也 得 标 榜 一
番？不 过 细 想 之 下，这 份 工
作报告 似 有 弦 外 之 音 ，即 当
今确 还 有 那 么 一 些 不 过 问 工

作的 领 导 ，当 官 不 办 事 的 领
导，渎 职 的 马 大 哈 领 导 。所
以相 比 之 下，那 位 能 够 亲 自
过问 工 作 的 领 导，也 就 算 是
很不 错 了 。

国务 院 关 于 大 兴 安岭 森
林火 灾 事 故 的 处 理 决 定 ，的
确深 得 人 心 。过 去 ，现 场 发
生事 故 ，很 少 触 及 高 层 领 导，而
这次 却 追 究 到 林业 部 领 导 渎 职 的
责任，处 理 得 英 明 而 果 断 。因 为
早就 有 专 家 预 见 到 该 林 区 火 灾 的
威协 ，并 曾 提 出 “曲 突 徙 薪”的
建议 ，但 是 林 业 部 领 导 未 能 改 进

防火 与 护 林措 施 ，听 之 任 之，终
于酿 成 了 建 国 以 来 最 严 重 的 一次
森林 火 灾 事 故 ，这 样 官 僚 主 义 的
领导 ，不 处 理 能 服 众 么 ？

“ 一 石 激 起千 层 浪”。从 大
兴安岭 火 灾 事 故 中 ，使 人们
警觉 到 官 僚 主 义 祸 国 害 民 ，
一个 渎 职 的 领 导 常 会给 人 民
的事 业 带 来 无 穷 的 祸 患 。因
此，在 国 家 各 级 机 关 中 最 近
掀起 了 一 股 与 官 僚 主 义 斗 争
热潮，陕 西 省 委 也提 出 汲 取
大兴 安岭 火 灾 的 教 训 ，要求
全省 各 事 、企 业 单 位都 要认
真查 找工 作 中 不 安 全 事 故 的
隐患 ，这 是十 分必 要和及 时
的。群 众对 于 领 导 干 部 也 寄
予厚 望 ，希 望 作 为 领 导 者 不
仅仅 只 是 过 问 工 作，参 与 工
作而 已 ，还要 发 扬 革 命 战 争

中军 官 身 先 士 卒 的 光 荣 传 统 ，改
变长 期 以 来听 汇 报、发 号 召 ，搞
文山 会 海 等 老 一 套 的 领 导 方 法 ，
切实 深 入 调 查 研 究 ，尊 重 客 观规
律，防 患 于 未 然 ，把领 导 水平 提
到一 个 更 高 的 层 次 。

幽香的米兰

黄卫 平

知我要去唐 山 ，楼
上大嫂 把 我叫到她 家 ，
嘱我 到 那 里一定去看看
她娘家 ，她祖 上五辈人
曾在那里居 住 ——以李
鸿章办 洋务、建 中 国第
一条唐 胥铁路、创 办开
平煤矿 ，到 她 来 到 人
世，到那场 空 前 的裂度
十一、震级七点八的大
灾难 降临 。

“ 你看 一看 它 现在的模样 ，拍 张照片 给 我带
回来”，她说 。

我答应 了。
大嫂的新室中 窗前茶几上有盆米兰 ，绿绿成

荫，非三五载不 能育其虬枝 ，这 里有故事 ，有故
事的。

果然——

那一晚，她刚 刚 给远 在大西北煤矿的男 人写
了信 （她笑着说 ，阴差阳 遣 ，明 明 开滦有近二十
万矿工 ，唐 山 矿近在咫尺 ，找个矿工对 象极易 ，
却偏 偏 找 了个大西北 的 ），男人几次写信要她西
北行 ，她不 能。她 是独女 ，要上奉双亲天年 ，下
养儿 女 自 立 。七月 二十八凌晨 ，她 在 大 震 中 醒
来，家 园已成 一片废墟。她 的 腿受 了伤……丈夫
出现 了 ，背 着 一小 口 袋饼干 和 狗不理 包 子 、十瓶汽
水——他是听 到广播后连夜赶到天津 ，又从天津
步行 到唐 山 的——这 就 是矿工 的爱 。提 尚不 能 行

走的她进行 了她 的 家族 的
第一次大迁移 ，她丈夫背
着她 象背着 一个井下遇难
的工友 ，一步三 回 头 ，告别
了家 乡 ，来 到 了大西北 ，随
身携带 的 是她从残垣下扒
出来的 一棵米兰和压在米
兰上的那一片残瓦……

曾覆盖 在她 家房上遮
风遮雨遮寒热的那片黑青
黑青的瓦 ，在那盆米兰根
部摆着。……到 了唐 山 ，
我寻访 、寻访那个处所 。

老区 的 街 ，是新的 ，

老区 的房 ，是新 的 ，老
区的方 位 是新 的。已经
没了残垣断壁 ，没 了裂
折的楼板 ，没 了震碎 的
砖瓦 ，没 了 塌 陷 的 废
墟，震撼 世界的 唐 山 大
地震 给 这 块土地带 来的
罹天大难已经过去 了 ：
在自 然面 前 ，人的 力 量
是渺 小的 ，但 和 自 然较
量，人的 征服力 又 是无

比的 。世界上没有哪 一座城市 比 这 里 的一切 更崭
新。

我找不 到大嫂所说 的那 条 小街 ，找不 到 她所
说的那个小院 的所 在。问 ，也无从知晓 ，那高楼
上的人们原先并非 在这住 ，况且，已经过 了十几
年了 ，属 于大嫂说 的那个家院 ，仿 佛 就没存在过 。

顺着 宽 敞的新华路 ，我来到 了广场 ，那座高
达三十米 的抗震纪念 碑巍然矗立，四 根花 岗 石柱
子，旗帜般 地伸 向 四 个不 同方 向 ，象征着 祖 国 的
四面 八方对唐 山 的 支援 。

在这 里 ，我闻 到 了 幽香 的 米兰 。
一队举着 小旗的 孩 子走 来 了。对那个 日 子那

个早晨 ，他们 记不 清 了——虽 然 他们或 许就诞生
在那个早晨 ，诞生在抗震棚 ，诞生在急救站 ，或
许他们 就是在废墟中 幸存，是头戴红五星的 大兵
叔叔把 他们抱 了 出 来——但 现在他们 已 记 不 得
了，他们 来这只 是为 了写 一篇作文 ，读 一页历史 。

谁还 能 记得 幽香 的米兰 ？
战士还 在颤抖 ，大嫂和 当 时的不 少人走了 ，

甚至他们都不知有 “有亲 的投亲 ，有友 的 靠友 ”
的文件 条文 ，他们 的 走只 是为 干渴 的唐 山 省 一 口
水，为 饥饿的 生灵攒一把粮 ，为 狭小的 防 震棚 多容
一个孩 子 。

能说 他们不爱 自 己 的 家 园 么 ？
他们爱。幽香 的 米兰可以作证 。每 到清 明 节

的早晨 ，每 到七 ·二八的 黎 明 ，大嫂 便 悄 然 在朝
东北方延伸 的通衢大道 上摆上酒菜 。

望着那宁折不弯的 纪念 碑 ，我心 动 了 ，拿 出
了照 象机。这里是大嫂家 园 的缩影。纪念 碑下 ，
有大嫂的亲 人 ，有大嫂倾住 的一片对 故 乡 的 深
情。
　幽香 的米兰 ，你说？（世 霖　题 图 ）

脉　韵　（散 文 ）

采　诗

妻上 夜班走 了 ，小
小的 家 全 留给 了 我和儿
子。儿 子融融 地睡 在我
的怀里 ，搂 着 他 ，仿 佛
搂着 家里 的 一切 ，搂着
未来 的金杯 。

我抚摸着 一周 岁 的
儿子 ，胖胖的 腿，憨憨
的屁股，肉 肉 的 脸蛋 ，
最后停 留 在 他 的 手 腕
上，轻轻地压下 ，抚触
着他的脉 。儿 子 的 脉轻
快地跳着 ，主宰 着 家 里
的节奏 ，追 撵着 夜 的 思
绪……

我刚 做 爸 爸 的 第三
天，那 是秋 雨连 绵 的 日
子，产科突然通 知 我去
见大夫，我心 情切 切 ，
还没有见过 降生人世 的
儿子，这也许 就 是安排
父子相见的 历 史 时 刻
吧！想不 到大夫通知 我
的是：儿 子胎 黄 降不下
来而 已经休克 正 在抢救
的病 情 ，并给 我下 了病
危通知 书 ，让我这个不

曾见过儿 子 的 爸 爸 签
名。

这个 名 我犟着 不
签，跑着 去 找 我 的 爸
爸。我爸爸安慰 了我许
多话 ，说 做父亲 就是这
样的 ，可我一句也没听
进去 ，默默对着连绵 的
秋雨……

整夜我都瞒着 产院
的妻 ，守 在儿 子的病房
外。透过 窗 户 缝 ，我看
见大夫们 围 在新生儿 的
床前 ，护 士正 在给 他 （
她）打 吊 针这莫非 就是
我的儿 子 ？看 着药 水一
滴滴跌下 ，我下意识 地
摸着 自 己 的脉 ，坚信 ：
脉自 有快慢的 音韵 ，但
决不 会有休止 符 ！

今夜 ，我摸 着 的 ，
是多么 骄健 的脉膊呵 ，
没有忧愁 ，也不 知 人生
的苦恼 ，不 停 地 、有 节
奏地 向 前跃进。这脉 ，
伴着 他那轻微起伏 的呼
吸声 ，呼唤 着 我的梦 。

我又压 着 自 己 的脉：比
儿子 的缓慢、深 沉 ，也
成熟。然而我更 喜爱儿
子的脉 ，因 为 它 富有弹
性地 向 前跳着、跳着 、
一下下逼近 的 ，是一个
全新 的 未来 。

刊头 设计　郑永生
本版 编辑　叶 广 岑

刻在 心 头 的 碑 文
王德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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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 幽 默

一老板，您为 什
么要辞退我 ？

一因 为 我不 知道
使用什么方 法才能使你
的行为 变得规规矩矩 。

一我有办法 ，只
要您 同意把我 留下。

一什么 办法 ？
一把我 妻子也招

聘到 您 的 商店里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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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豹 隐

任
何
人，

要
想
写
好
作
品，

不
深
入
生
活
，

都

是
绝
对
不
行
的。

金
代
文
豪
元
好
问
有
诗
云
：

“
眼
处

心
生
句
自
神
；
暗
中
摸
索
总
非
真
；
画
图
临
出
秦
川

景，

亲
到
长
安
有
几
人。

”
说
的
就
是
这
层
意
思。

文
坛
巨
匠
茅
盾
当
初
构
思
长
篇
小
说
《
子
夜
》

时，

感
到
缺
乏
对
“
金
融
市
场”

那
肮
脏
内
幕
赤
裸
裸

的
感
性
认
识。

为
此，
一
天
下
午
他
突
然
邀
好
友
黄
果

夫
（
其
时
上
海
师
大
教
授
）
陪
他
去
旧
上
海
的
交
易
所

看
看。

于
是
，

交
易
所
里
出
现
了
一
个
戴
着
一
副
几
百

度
深
的
金
丝
边
框
眼
镜，

穿
一
件
宽
敞
的
大
袍
子
，

活

跃
俨
然
赛
过
道
地
经
纪
人
的
特
殊
人
物，

挤
在
形
形
色

色
的
商
人、

掮
客
堆
里，

起
劲
地
打
探
行
情，

表
现
得

既
认
真
又
老
练，

异
常
仔
细
地
观
察
那
些
各
种
打
扮
的

人，

如
何
疯
狂
地
叫
嚷
着
“
空
头”

、“
多
头”
，

进

行
投
机
买
卖。

茅
盾
如
此
这
般
地
体
验
生
活，

天
天
要

挨
到
交
易
所
收
市
方
休。

到
了
晚
间，

亭
子
间
里，

映

出
茅
盾
挥
舞
毛
笔
的
身
影。

今
天，

我
们
许
许
多
多
生
活
在
各
条

战
线
上
的
业
余
作
者，

切
莫
看
不
到
自
己

的
优
势，

把
最
根
本
最
宝
贵
的
东
西
当
作

无
用
之
物
不
理
不
睬。
“
眼
处
心
生
句
自

神”
，

愿
这
浅
显
而
又
深
遽
的
创
作
箴
言

能
被
越
来
越
多
的
文
学
青
年
所
真
正
理

解
。


